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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蒙漫画《阿灰的故事》连载《我的游记》

（该作文获得第五届步步高作文
大赛三等奖）

清风徐来，钟罄余绕。
风清寺的香火旺盛，前来参拜的

信奉者更是数不胜数。和寺中僧人
一样，所有人都把功劳归于那位德高
望重的老方丈。

据说，这里曾经不过是个普通的
小寺庙，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僧侣，
说自己是这里的僧人。可是，没有人
认识他。但确切无疑的是，是他后来
振兴了这个诸佛的供堂。

那一年，这里遭遇旱灾，百姓连
自己也吃不上饭，更不要说为寺中续
香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年僧侣在这
时打开了寺中粮仓救济百姓。干旱
过后，这里的香火比以往更盛了。

时光飞逝，当年的中年僧侣现已

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现在紧
锁着眉头，似乎陷入在思索中。人们
都很奇怪，难道这样的一代宗师还有
烦恼吗？是的，他在想继承人的问
题。的确，在众僧之中想要选择一个
出众的衣钵传人，确实不容易。该找
什么样的人呢？

正在他苦思冥想之际，耳边传来
了孩子们的打闹声。他皱了皱眉，抬
脚向过走去。已到暮年的他身躯不
再灵活，当他走到时，那群孩子已经
散了，只留下了一个浑身是伤的小沙
弥。他忽然想起，这是一个孤儿，安
静腼腆却常受人欺凌。小沙弥站了
起来，老方丈看到了他身后受伤的猫
儿，顿时恍然大悟：他是为了保护它
而受伤的。想到这里，老方丈的眼睛
微亮，眉头舒展。他想，他已经找到
了合适的继承人。

次日，老方丈带着小沙弥走出了
寺庙。从此，两人四处云游。老方丈
在旅途中把自己毕生的才学一点一
点地传授给小沙弥，一边走，一边教，
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临终前，老和尚看着双眼含泪的
徒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在我很小
很小的时候，我是风清寺院里最不出
众的和尚，常常受人欺凌。我一直在
为自己的出路担心，直到遇见了师
父。他关心我，保护我，教导我，夸我
是他最有天分的徒弟。”老和尚转过

头，眼中的满足和释然植入徒弟的双
眼，“那时候，我看你为了一只小猫受
尽别人的欺凌就像看到了当年的我
……”老和尚说完，缓缓地闭上了眼
睛，耳边的哭喊声渐渐远去。

当年的小沙弥现已是年轻的少
年僧侣，泪流满面的他明白，师祖和
师父给了他们彼此的人生出口，他和
师父之间亦是如此。师父在他迷茫
受伤时给了他未来的方向，而他则是
完成了师父在世间最后的心愿。

他回到了风清寺院，用自己高尚
的品德和丰富的学识再一次振兴了
寺院的辉煌。

和所有人一样，他渐渐苍老，这
时的他也陷入了迷茫之中。忽然，耳
边响起了孩童的吵闹声，他向过走去
……

无论渺小还是伟大，无论卑微还

是崇高，谁也不知道在自己陷入思考
人生的僵局时，谁会为自己开启那一
个出口。

风清寺香火更盛，信奉者数不胜
数。

清风徐来，钟罄余绕……
名师王胜涛点评：
这是中学生习作中难得的作

品。小故事，大道理。人生不变的哲
理在轮回的世间反复上演，人生的

“出口”是高尚道德开启的圣门。看
到风清寺的故事也就看到了天下所
有的故事，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
来开启自己人生的“出口”。文章文
笔优美，娓娓道来，行文流畅，匠心独
运，人物形象的刻画栩栩如生。首尾
呼应更是行文的一大亮点。在浅显
的故事中令读者受到了人生的启迪，
好文章，好功底。

（该作文获得第五届步步高全国作文大赛
一等奖,王亚萍同学被邀请参加全国”学子梦”
北京夏令营）

他的身体沉浮在无尽的水中。
感官渐渐地苏醒，耳畔的水声听得分明。

颠簸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一叶小船漂流在溪流
中，愉快而且自在，虽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溪流
和小船，但这种想象本身就很有趣。过了好像
很久又好像只是一瞬间，耳边的水声停止了之
后，他也睁开了眼——

黑暗。
一颗封闭的蛋给了他足够的黑暗，毫不吝

啬的，极尽慷慨的倾囊馈赠于他。很显然，伊始
这位受赠者没有半点惊慌失措，心安理得地就
接受了下来，并且享受着黑暗带给他的宁静与
安详。他依赖黑暗，像婴孩依恋母亲，依恋温
暖。

一眼万年，时光如梭，黑暗蒙蔽着他的双眼
使他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天一年，计时的
单位，在黑暗的统治下是沉默的囚徒，噤口的船
夫，只会一味地划着船，摇着桨航行在时光的大
河上。这里没有一丝裂缝，没有光。

光是什么?他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沉
醉于不变的酒鬼，黑暗是醉人的美酒，酒鬼只爱
酒，并且爱得心无旁骛，义无反顾。但是孤独却
是一颗酸涩的青梅，突兀地，搅了醇酒的美
味。

如果不是身体的成长，或许他将和黑暗相
伴永生。即使寂静，即使孤独。他以一种缓慢
又快速方式发生着变化——没有时间凭借点，
缓慢和快速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停生长身体被
挤压在一成不变的蛋中，构成一种畸形的共存
方式。他不停地忍让甚至屈服着，多情又软弱
地不停退缩，直至被逼向极端。

黑暗，寂静，万八千年，一成不变。在蛋中，
最初被呵护的宠儿沦为了被囚禁的牢徒。随着
身体的成长，他所拥有的空间压缩再被压缩，直
至为零。不能站立，费力地缩着头，不能伸展，
痛苦地蜷着腿。以一成不变抑制瞬息万变，一
成不变终究会被终瞬息万变的怒火烧得粉碎。

啊！
撕心裂肺的痛感让他失去了理智，无法忍

耐，对自由的渴望如火焰一样烧灼着他的心，他
像在烈焰艰难前行，火舌舔舐他的肺腑令他千
疮百孔。终于，失控的他握住了手旁那把和他
同生的斧头，手指紧握，与沉重的痛苦比起来，
斧头的重量都变得不值一提。疼痛使他愤怒
了，这位久经制约的囚徒使出全身力气劈向了
枷锁——手起，斧落，蛋裂。

光——痛苦的终结者。
自由。
久违的自由。

终于，站直了身体，脚下不再柔软，取而代
之的是坚硬的触感。鲜血淋漓，不同于被挤压
的疼痛，他感到一阵的畅快。胸腔像鼓起风箱，
呼啦啦地响动，一收一缩，节奏简明欢快。新鲜
的气体吸进呼出，他混沌的头脑变得清明——
像是重生。同黑暗世界不同，在这个充满光的
地方，他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真真切切活着
的，独立而又完整。他是快活的，亿万八千岁如
斯，还如同新生的婴儿一样对所有存在的东西
充满惊奇。即使存在的意义对于他也只是在某
个空间里以一种固定的方式静止，无增无减，永
恒地以无风险的保守的方式静止的某个物件。
并且就连这点认知也是模糊的，甚至根本算不
上认知。但是他信心满满得要准备探险了。一
个年轻的冒险家是不会满足于眼前短暂的惊异
的，雄心壮志的他们甚至妄想将世界摸个透，因
而他们不停跋涉奔波，一刻不息。他很年轻，虽
然已经亿万八千岁，但他和天地一样是永恒的，
年岁于他无关紧要，更不是阻碍的积石。所以
他要行动了，像一艘整装待发的大船，朝着一个
模糊而又明确的目标，启航。

探险家的脚步声回响在这片荒野上，惊天
动地。

他疲惫的身体站立在空旷的大地上。
这位年轻的冒险家一直在行走，从自由的

那一刻，从站立的那一刻，他全身都燃烧着斗
志，探索的豪情让他不知疲惫。十年百年，他坚
定不移；千年万年，他乐此不疲。然而，更多个
万年过去了，大地上到处是他重复的脚印了，深
的浅的，密密麻麻。然而探索结果却让这位精
力充沛的探险家在无尽的挫败感中感到了疲惫
——

荒石，砂砾，永昼，亘古不变。
单调的黑色，单调的白色，这空虚的八荒，

乏味的宇内。

他倒下了。
或许伤悲，或许劳累。

巨大的身躯压倒了高耸的山
峰，也刺穿了胸膛。血液肆
意，鲜红是这亿万年间唯一
不同的色彩。放任着血液流
淌，他像一艘孤独的小船，在
汪洋的风暴中迷失了方向。

苍穹、大地，永恒的白色。
永恒不变。
他凝望着苍穹，感到迷茫。静下来了，他才

感到身体如同被千万匹马践踏过般。身体被榨
干了所有精力，只留下了疼痛，无尽的疼痛。疲
惫和疼痛淹没了他，他像个真正的溺水者对着
天地无声的求救，痛苦的，带着孩子的无助。恍
惚间，身上的痛苦慢慢地消隐了。他因疼痛紧
闭的眼慢慢地睁开了。在满目的霞光里他看到
一个模糊的黑影，越来越淡，逐渐变为了透明。
他急切的想要抓住它，难抑激动之情，胸腔里的
心脏像战鼓一样隆隆地擂着——咚咚咚。可就
在他快要抓住它的那一刻，急剧的疼痛无情地
撕裂了眼前的一切。什么破碎的声音在他脑中
响起，经久不散……世界仿佛静止在了某一刻。

时间的牧羊者持着鞭子驱赶着时间前行
……

等待的久了，连最初为什么而等待都忘记
了。孤独得久了，就不再渴望了。

猛不丁记回过神时，却发现他早已消失
了。而他身后的土地上，他曾经的渴望蓬勃的
发展——一个崭新的世界。昼夜轮回，四季变
换，万物繁衍生息。这里和风旭日，电闪雷鸣；
这里风霜甘霖，云树烟霞；这里大江东去，怒涛
霜雪；这里满地黄花，参差人家……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的神灵幽浮在黑色的虚空中。
他或许是在梦里，一个无法醒来的梦。但，

什么又是梦呢？
他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他是孤独的，

也是恐惧的。除了黑暗，他什么都不拥有，又或
者，甚至黑暗。

绵延的黑暗，绵延的寂静。
黑暗掌控着一切，无声无息，无貌无形，却

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当世界只有黑暗时，什么都好像失去了意

义。移动亦或是行走，在空间上找到任何凭借
点的概率等于一也等同于零。除了黑暗还是
黑暗的时候，站在原地，就是在行走。

从沉睡中苏醒，又在苏醒后沉睡。灵魂，
黑暗和永恒。

什么是存在？他想不出来答案。
沉沉的睡去吧，也许孤独就是永恒。
那是什么——
在黑色的黑色中的光亮？
那是什么——
在黑色的黑色中的火红？
那是什么——
在黑色的黑色中的颤抖。
他或许是伸出了手，触碰拥抱了温暖；他或

许睁开了眼，光亮在他的瞳孔里扩散；他或许还
亲吻了它，嘴唇的灼伤让他嗅到了焦糊的喜悦
感。

光亮和温度还有情感。
新奇而又美妙，是升腾的快乐，是热烈的愉

快，是疯狂的幸福，是存在的感觉。
无法抑制，胸腔里涌出来奔腾的笑声，沉重

的喜悦湮灭在无尽的黑暗中。悲壮的交响乐与
雄狮的怒吼交错，激荡！为何要永生的灵魂？
我愿用永恒换得片刻生存！

燃烧吧，火焰！脆弱的火焰，颤抖的火焰，
畏惧的火焰，燃烧，燃烧。

燃烧——
英勇的火焰，无畏的火焰，刚强的火焰，在

这黑暗中绽放你的骄傲吧，燃烧黑暗，瓦解黑
暗，毁灭永恒！

毁灭我….
永恒的灵魂在火焰中寂灭。
后记：
远古伊始，天地混沌，巨人盘古，开天辟地，

身殒魂散……

名师彭北海点评：
文章大气磅礴，以盘古为主角，视角独特，

看似信马由缰，却又建立在对古老的盘古神话
的深刻理解和重构之上，语言极富灵气。以盘
古形象来诠释“独”的概念，再恰当不过，只不过
一般人不敢这样来写，因为很少有人会认真思
考宇宙洪荒之初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更极少有
人会去试着理解盘古形象那种彻彻底底的

“独”。仅仅是作者这种求真的勇气和敢于思考
尝试的胆量就值得赞扬，更不用说文章中无处
不在的思辨色彩和灵动的语言，无不散发着智
慧的闪光点。盘古之独甚至已经超越了字典上
对“独”的解释，的确，盘古确实是独自一人，但
这种孤独代表着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永恒的孤独
感，或许正是这种终极的孤独感推动了物种的
繁衍进化，推动人类探索太空，寻找宇宙中其他
星球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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